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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对畜禽遗传多样性的

威胁

1  导言

遗传多样性受到多种潜在因素的影

响，而这些影响又会引起其他的效应，例

如导致包含有动物遗传资源的生产系统的

崩溃、畜群的灭绝，以及引起具有负面影

响的反应。导致遗传多样性衰减的因素也

是不同的，其中部分因素可以通过采用一

些政策或其他措施来减少其对动物遗传资

源多样性的影响。对于动物遗传资源多样

性所受威胁的大体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

素，在发表的文献中都有一个共识。例如，

Rege和Gibson（2003）把以下几个因素归

为导致遗传侵蚀发生的主要原因：外来种

质的引进、生产系统的变化、由社会经济

因素引起的生产者的偏好变化，以及各种

灾难，如干旱、饥饿、传染病大面积暴发、

内乱和战争；Tisdell（2003）提到的因素

包括：发展项目、专门化（过于强调单一

的生产性状）、遗传渗入作用、科学技术

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政治的不稳定和自然

灾害。但是，针对某一个品种面临的具体

威胁因素的分析较为少见。对于非洲的濒

危牛品种，Rege（1999）列举了以下几个

威胁因素：其他品种的取代、与外来品种

或其他土著品种的杂交、战争、栖息地的

丧失、疾病、轻视以及缺乏应对威胁的持

久的育种计划。Iniguez（2005）也认为，

被其他品种所替代以及不加选择的杂交，

是西亚和北非小型反刍动物品种的主要威

胁。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对于各种威胁因

素存在着多种分类的方法，但为了便于以

下的讨论，这里将威胁因素归为三大类：

畜牧业的发展趋势，灾害和紧急事件，以

及动物的流行性疾病及其控制方法。

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种群规

模等因素的影响，畜牧业发生着许多变

化。这种变化趋势包括：人们对畜产品和

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上的变化、自然资

源利用率的变化、各种外部投入和劳动力

的变化、在国内和国际上影响畜产品贸易

的因素，以及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些

变化趋势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畜的生

产体系（参见第二部分中关于畜禽生产系

统的讨论）。除了以上影响整个畜牧业领

域的因素之外，动物遗传资源管理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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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恰当的政策和管理方法，也会严重影响

遗传多样性。

灾害和紧急事件与由多种因素引起的

更“逐渐”的变化趋势相比是有区别的。

第一，灾害和紧急事件来源于某个单独的

或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而这些事件的发生

相对来说是不可预知的，或者说至少是在

影响的程度和发生的具体地点方面无法预

知。因此，预测灾害和紧急事件对动物遗

传资源的具体影响，比分析其他变化趋势

的影响要更困难一些。第二，灾害和紧急

事件都是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事件，

因此它们会激起人们作出反应，以消除其

人道主义、经济或社会的影响。而这些反

应往往是准备较为仓促、只具有短期目的

的，并且很少会特意去关注动物遗传资源

的情况。第三，灾害和紧急事件中，有价

值的动物遗传资源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被完全消灭。影响动物遗传资源的灾害和

紧急事件既包括自然灾害（如飓风、海

啸），也包括人为灾害（如战争）（Goe和

Stranzinger，2002）。

流行性疫病同灾害一样，也是相对不

可预料的。它们也有可能在很短时间内毁

灭家畜种群，并且也会引起紧急事件式的

反应，只是所引致的具体应急措施与其他

形式的灾害不同。而流行性疫病的防疫活

动则受到了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科

技发展、市场和贸易问题、人类健康问题

等。另外，消除疫病的严厉行动有时也会

成为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一个潜在威胁。

以上这种分类框架不可避免地将一个

复杂的情况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因为不同

的驱动因素之间也会有相互作用。比如，

只有当一个品种因为饲养的生产体系逐渐

发生了变化而导致该品种数量减少和分布

范围缩小，这个品种在突发灾害面前才会

容易受到伤害。虽然在“正常”的情况下

也会有不恰当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出现，但

是在突发灾害发生的时候，不恰当的措施

可能会出现得更多，其影响也会更严重。

同时，灾害和紧急事件还可能会破坏实施

或发展恰当管理方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

以及人力或技术资源。此外，也很难区分

开持久的紧急事件与正在发生并不断蔓延

的变化趋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具

体的影响因素背后还可能会有更高层面的

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全球气候的变化，

可能会增加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发生的频

率，也可能对不同生产系统的分布和特征

产生影响（FAO，2006a）。

要确定出威胁家畜遗传资源的因素的

不可预知性和复杂性，评估出这些因素之

间的相对重要性，并因此判定出对这些因

素采取对策的优先顺序，这是一项极富挑

战性的事情。威胁所造成的冲击取决于以

下几个因素：威胁所作用的空间范围，威

胁发生的速度，周期性威胁的发生频率，

威胁对受影响群体的危害程度，将来威胁

的幅度是增加还是减小，以及受影响家畜

生产性状的重要性。应该更加重视那些对

世界遗传资源多样性具有巨大价值的受影

响群体，以及特别适应当地生产条件的群

体，还有那些稀有或者是具有独特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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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的品种。最后，威胁所造成的危害程度

也取决于现有的应对能力，这既包括消除

或减轻该威胁，也包括采取恰当措施保护

受威胁的遗传资源。

2  畜牧业的趋势：经济、社会和

    政策因素

一个品种的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该品种在当今和将来的畜牧业体系中所

扮演的角色。由于替代品的出现而导致

家畜的某些价值逐渐失去，这往往也是

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最明显的一个例

子就是，农业机械化在全世界大部分地

区的推广，使役用型品种受到了严重的

威胁（FAO，1996；另参见印度国别报

告，2004；马来西亚国别报告，2003）。同

样，替代品的出现使得一些专门用来生产

毛料和纤维的品种受到了威胁。肥料的替

代来源或者金融服务也会改变畜主的饲养

目标，从而影响他们对品种的选择。

发展中国家对畜产品的需求逐渐增

加，这使得人们努力去增加肉、蛋、奶的

市场供应量（Delgado等，1999）。为了增

加畜产品的生产，用少量高产品种去替代

当地的一些品种就成了一件普遍的事情。

另外，许多跨国品种的种内多样性也在减

少。对于东亚这样拥有非常丰富的土著

品种的区域来说，鸡和猪的工业化生产

迅速推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了

提高生产力而将本土品种与外来品种进

行杂交育种，也是一个经常采取的策略；

但如果是无计划地推行杂交，它就会成

为地方品种的一大威胁。现在对产品一

致性和食品卫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将会限制适销畜产品的市场范围，约

束家畜养殖的生产条件（FAO，2006b）。

例如，津巴布韦的国别报告提到，该国现

行的胴体分级标准排斥了小体型家畜，

使当地一些牛品种的生产减少。消费者

喜好的变化，也会使不具备受欢迎生产

性状的品种受到威胁。比如消费者喜欢

瘦肉型猪，这就导致了高脂肪猪品种数

量的减少（Tisdell，2003）。

生产体系不仅受到当地市场需求的影

响，也受到国际层面的变化趋势的影响

（FAO，2005a）。更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

从多个方面导致了遗传侵蚀的发生：经济

全球化鼓励进行区域分工，因此会使得在

某个区域内，不符合相应生产需要的专门

化品种类型逐渐减少；经济全球化加快了

农场向单一产品生产发展，因此会使一些

具有多种功能的家畜品种受到威胁；经济

全球化还增强了人们对生产环境的控制，

因此提高了人们利用单一品种的能力；经

济全球化也促进了跨国界的遗传资源交换

（Tisdell，2003）。国际层面的因素还推动

了所谓的“Swanson优势效应”的发生，即

最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做出的决策，将深深

地影响其他地区后来的发展模式。面对迅

速增长的畜产品生产需求，虽然从长远来

看，对地方品种进行选育可能会培育出更

适应的个体，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家畜饲

养者和政策决策者来说，跨境品种已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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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多年的高强度遗传选育，并且很方便

获取其遗传物质，因此，它的吸引力可能

更大些（Tisdell，2003）。实际上，高产的

跨境品种内也发生着同样变化，其种内多

样性在逐渐减少。例如在欧洲荷斯坦奶牛

中，北美血统被非常广泛地使用。

在国际贸易增加的形势下，进口国家

的市场变化趋势、进口产品所增加的竞

争、进口投入的价格波动，以及卫生检疫

措施造成的贸易限制，都会影响家畜生产

的性质和对品种的选择。小型畜牧饲养者

在畜牧业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面前往

往不太适应，难以做出调整，因此在与工

业化生产者竞争时会遭到失败（FAO，

2006）。影响家畜和畜产品国际贸易的法

律框架，将在第三部分第五章中进行更详

细的讨论。

市场需求驱动对畜禽遗传多样性造成

的威胁，其显著性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

它在市场进入更容易的地方最为严重。在

那些地方，增长的需求和竞争是导致传统

生产系统发生变革、边缘化和衰退的非常

重要的原因。偏远而难以到达的地方受市

场需求的影响会小一些，但是在这些地

方，其生产系统中往往有携带着独特适应

性生产性状的本地品种，而这些系统会面

临其他的威胁：随着种群规模的增加，如

果缺少适当的方法和策略来管理牧草或土

壤的肥力，那么自然环境的退化将对整个

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利用造成威胁（FAO，

1996）。难以获得放牧地和水资源的问题，

正越来越影响着牧民的家畜饲养策略

（K hler-Rollefson，2005）。全球气候变化

也是一个潜在威胁。专家认为，将来非洲

半干旱带的降雨量将会减少，因此对当地

牧民的生计将会产生不利影响（Heimstra

等，2006）。除了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问题

外，影响偏远地区生产系统经济竞争力的

因素还包括：与生产有关的因素（如地方

性疾病）、市场因素、外部投入的供给，以

及育种工作所需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缺

乏。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寻找就业机

会，将会导致劳动力流失，以及与家畜养

殖有关的传统知识的丢失（Daniel 2000；

Farooquee等，2004）。以上这些限制因素

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

面它们妨碍了偏远地区品种的经济可维持

性；而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又促进土著品

种的保留，因为只有土著品种才能在恶劣

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实践中一些

看似不重要的细小改变，也会造成适应特

定 系 统 的 品 种 或 品 系 的 退 化 。

Dyrmundsson（2002）报道：在 20世纪中

叶的冰岛，干草和青贮饲料的增产，导致

在冬天放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领头羊”

品系数量的减少。

以上讨论证明，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

需求的增加，工业化生产体系，以及在这

些体系中能取得高产出的小范围的遗传资

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虽然这会威

胁到动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但随着对畜

产品需求的增加，这种变化趋势毕竟为动

物性食品的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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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15

面临威胁的蒙古驯鹿

千百年来，驯鹿都是生活在欧亚大陆寒

温带游牧部落的主要家畜品种，也是当地人

们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Tsataan

和 Dukha 这些蒙古部落的人民，他们依靠这

些驯鹿进行运输和提供食物，即用来骑乘和

驼运，并食用其鹿奶。当有驯鹿被淘汰下来

时，它的肉、皮等各个部分都可以被人们利

用。和其他游牧群体一样，Dukha部落的传统

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包括驯鹿数量在

这几十年间锐减。

对驯鹿造成威胁的因素被确定为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是商业性的猎捕行为。开始人们只

是猎杀野生驯鹿；随着野生种群被猎杀殆尽，

牧民们不得不开始屠杀自己饲养的驯鹿来满足

市场的需求，直至驯鹿锐减至不能再维持自己

种群数量的平衡。开矿是对驯鹿生存构成严重

威胁的另一个因素。因为矿山的开发破坏了驯

鹿原有的草场资源，进而打破了它们的迁徙习

性。此外，由于牧民们希望享用城镇的教育和

方便的生活设施，所以他们的栖息地距离城镇

越来越近，流动性也越来越小。这样的生活方

式不利于驯鹿找到营养丰富的草场，以便得到

足够的养分。随着集约化养殖的发展，养殖和

繁育驯鹿的传统方法已经丢失，这就意味着现

在的牧民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精通驯

鹿的管理。同时，由于政府工作的不到位，使

兽医服务滞后，更加加剧了驯鹿的消亡。

也有观点认为，驯鹿近交频繁，使得它们

对布鲁氏杆菌病等疫病的抵抗力下降，这也是

驯鹿锐减的一个因素。有鉴于此，蒙古政府曾

经于1962年和20世纪80年代末，两次从西伯

利亚引进驯鹿，以补充当地的驯鹿种群数量。

苏联时代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引进工

作了。有人提议重新从西伯利亚或者更远的地

区，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或者加拿大引进驯鹿

或驯鹿的冻精，这却激起了争论。一种观点认

为杂交育种可以恢复之前已日益衰减的优良性

状，包括抵抗力、高产奶量、大体型和鹿角大

小；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外来遗传物质可

能并不合适。因为对本地驯鹿的选择是针对当

地需求而进行的，尤其是针对骑乘和驼运食物

的用途。分子学研究已经表明，Dhuka的驯鹿

与其他地区的品种相比，近交程度相对较小。

其他更深入的研究也在各种国际科研机构以及

蒙古政府的组织下积极进行，以期找到保护当

地驯鹿的更好措施。同时政府也正在努力提高

兽医服务质量，以保证驯鹿的健康。

注：在本插文的制备过程中，Brian Donahoe、
Morgan Keay、Kirk Olson 和 Dan Plumley 提供了建

议。更多信息请参阅：Donahoe and Plumley（2001
and 2003）；Haag（2004）；Owen（2004）；Matalon
（2004）。

会有人认为，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减少

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没

有太多考虑到维持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在

将来的潜在价值。即使只考虑短期效应，

有些因素有利于外来高产品种，而不利于

地方品种，如：信息不足（缺乏对引进品

种和本地品种生产性能的详细了解，会导

致不恰当的品种选育），市场缺位（某些

品种的饲养或某些生产方式还会有外在成

本或外在效应，例如工业化生产对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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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还有导致畜牧业内资源配置不合

理的政策误导（FAO，2002）。

政府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补贴往往促进

了工业化生产的发展，却不利于小型养殖

户。在某些国家，畜牧业政策的确定受到

了希望提高畜产品出口的愿望的强烈影响

插文16

政策失误导致越南猪遗传资源的流失

越南大约有25个猪品种，其中地方品种15

个，外来品种10个。引进外来品种的目的，是

为了与地方品种杂交以提高它们的生产性能。

越南共有2 100万头猪，其中地方猪种占28%，

外来品种占 16%，其余 56% 都是各种杂交后

代。在地方品种中，有 3个品种被定为技术上

已灭绝，4个属于濒临灭绝的衰退品种，2个是

危险中的衰退品种，4个属于脆弱的衰退品种

（越南国别报告，2003）。1994年的统计数据表

明，地方品种猪约占越南南部猪存栏量的

72%；到1997年，这一数据减少至45%。这一

现象的出现既有市场导向的原因，也有政府政

策失误的因素，因为政府的政策偏向于经济效

益更大的杂交品种。

随后，政府意识到了地方种质资源在保持

遗传多样性，以及为将来杂交育种提供优良性

状素材方面的潜在价值，并开始给保有地方品

种的育种部门、组织和个人提供扶持和贷款资

助（ACI/ASPS，2002）。但是与那些经济性品

种的出口创汇相比，对遗传资源保护的重视给

政府带来的刺激还是很小的。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MARD）还设立

了专门的育种项目，其目的主要是为国内畜牧

业发展提供优良的地方品种或外来品种。该项

目下设两个国有种畜禽场，可以为商业化养殖

场提供外来畜禽或者是杂交品种（Drucker等，

2006）。同时，越南农业与农村部还颁布了很

多措施来促进出口型养殖业的发展。其中包

括由“出口扶持基金”为其提供优先的资金

资助，由“开发援助基金”的贷款支付包括

出口型猪产业发展在内的项目的高达90%的

资金投入，每出口1美元乳猪提供280越南盾

（0.02 美元）的补贴，每出口 1 美元猪肉提供

900越南盾（0.06美元）的补贴（ACI，ASPS，

2002a，b）。

最近的一项调查可以充分说明政府的支持

对这些“高档”猪品种的重要性。这项调查的

对象主要是山罗省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中任职的

消息灵通人士。国家为这些出口型猪品种的投

资大约在31美元/猪/年（46万越南盾/猪/年）。

这些资金主要来自 11 个项目，其中一半以上

（54%）补贴资金来自于与品种维持繁育有关

的项目。其他主要的补贴资金包括筹建种畜场

购买的种畜的补贴（17%）、筹建养殖场和购买

猪苗时发放的优惠贷款补贴（13%）、人工授精

补贴（9%）等。

注：由Achilles Costales，AGAL（PPLPI）FAO

提供；更多信息请参阅：ACI/ASPS.（2002）；Drucker

等（2006）。

（见插文16）。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

支持资本投资的赠款或贷款、生产投入

（如进口饲料）的补贴、免费提供畜牧生

产服务（如人工授精服务），以及畜产品

的价格补贴（Drucker 等，2006）。

在政策层面上对动物遗传资源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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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意识往往比较薄弱（参

阅第三部分第一章）。这个缺陷导致现在

对许多地方品种的特性了解不够，以及在

许多政策中缺乏对动物遗传资源的考虑。

除此之外，公共财政在动物遗传资源开

发利用方面的投资在逐渐减少。对生物

技术的重视不断增长，而对整体育种改

良活动的关注却不断减少。整体的育种

改良包括育种计划的拟定，畜禽记录方

案的建立和改进，动物遗传资源的生产

测定，以及传统品种和当地农户的参与

（FAO，2004c）。以上形势造成的结果就

是，动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由商

业公司承担，而商业公司把焦点主要放

在了花费巨大的生物技术上，这就使得

要在更广阔方面研究动物遗传资源的管

理，将缺乏所需的资源。

与种植业相比，在国际上，关于动物

遗传资源的交换以及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

律框架出现得较为缓慢（参见第三部分第

五章第一节，它讨论的是影响动物遗传资

源的主要国际法律框架）。关于政策选项

的讨论在不断增加（Hiemstra等，2006）。

很明显，在这些方面潜在的发展会影响特

殊遗传资源的使用，或是影响特殊家畜生

产系统的持续发展。但是仍然没有多少具

体证据能说明，国际法律框架应当怎样调

整，来增加或减少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的威胁。

上面说到的由不可控制的杂交所带来

的威胁，可能会因政策措施而不断加剧。

在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问题是畜牧业发

展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为了达

到快速的发展，就要加大引进的高产遗传

资源的使用；而且从政策上鼓励人工授精

的应用，也会提高外来种质资源的推广

率。发达国家的育种公司是外来种质资源

推广的另一个推动因素；而在某些情况

下，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推广，发展援助

机构也会提供支持（Rege 和 Gibson，

2003）。但是由于缺乏措施来保证外来遗

传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它们对当地品

种的影响有时会非常严重。而且，利用不

适应当地环境的品种进行不加选择的杂

交，有可能不仅不会实现预期的产量提

高，反而会使小型养殖户的生计更容易受

到影响（例如动物健康问题的出现）。这

个问题在博茨瓦纳的国别报告中进行了详

细的描述：

“动物健康与生产部门（DAHP）中

的动物育种局，为使用人工授精的农牧

民承担了牛的精液进口工作。为了使农

牧民能够获取改良的遗传物质，该局还

为精液提供补贴。但是改良过的后代到

了集体牧场的生产系统以后，其表现（如

成活率、生长速度等）并没有被监测过。

精液和活牛的进口导致了肉牛的无序杂

交，并使土著的 Tsawna 牛品种受到威

胁。”

上面已经提到，半干旱地区牧民的生

计受到了不断的影响，这会进一步威胁到

传统畜牧业所利用的品种。而这种情况还

往往会因为政策法规的原因而加剧。牧草

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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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的生产、野生动物公园的创建和矿

产的开采，在土地的使用上往往具有优先

权（FAO，2001a）；而这通常会干扰传统

的、能有效利用牧地植被的放牧方式。水

资源的不恰当开发也会有不良作用。在传

统的游牧养殖方式下，牧民与国家之间的

关系往往不够理想，因为牧民在政策层面

插文17

哪个奶牛品种更适合热带地区的小型饲养者

上通常缺乏代表自己的声音，并且国家制

定的发展措施往往强调的是对牧民的定居

安置。

政策能对动物遗传资源产生重大影响

的另一个领域，是应对灾害和紧急事件时

施行的缓解和恢复措施。有关这方面的政

策将在下一章节中讨论。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肯尼亚小型饲养

者的奶牛饲养促进了对外来奶牛遗传资源的

充分利用。研究还表明，这些品种在热带气候

以及当地恶劣的饲养条件下，仍能保持不错

的产奶量。

肯尼亚瘤牛和荷斯坦奶牛杂交品种的“营

养与能量平衡模型”表明，在零放牧生产单元

中，这些牛群所摄取饲料的能量密度，不足以

支撑它们获得超过 18 升的日产奶量。尽管有

时可以通过增加饲喂的方式将日产奶量提高到

22升，但是，产奶量提高所产生的多余热量却

不能排散出去，这就可能导致奶牛食欲下降。

同时，为了保证产奶量，奶牛还可能会动用体

内的储备能量。在沿海地区，当地恶劣的自然

条件使得奶牛的营养状况很差。因此到了炎

热的夏季，奶牛日产奶量即使降到 11 升，它

也仍然会处于持续的中度应激状态中。为了

避免危及奶牛健康，一般建议丘陵地区奶牛

的产奶量不能超过20升 /天，沿海地区不能超

过 14 升 / 天，这样年最高产奶量分别为 4500

升和 3000 升。

在泌乳量超过上面所说上限的初期，对奶

牛产生的副作用还不是很明显。并且如果不考

虑奶牛的健康因素，35升 /天的产奶量是最经

济的模式：不仅产奶量得到了提高、畜主的经

济收益增加，而且这时每产一单位奶量的能量

消耗也是最小的。但是慢慢地会发现，这种透

支奶牛能量储备的后果，首先是奶牛因能量失

衡而导致产奶量急剧下降，而后还可能伴随着

不育症的发生，这种病态会持续很久，可长达

460多天。在这期间，患病奶牛不能生育和喂

食其他哺乳期的牛犊，而这些奶牛因过劳和能

量失衡导致的后遗症，至少需要4年才能完全

恢复。这样算来，靠透支奶牛能量来盲目提高

产奶量的方式所带来的能量消耗是最大的。并

且由于加速淘汰奶牛，还会导致产奶群奶牛数

量的失衡。

与Boran、Nandi和 Jiddu牛相比，荷斯坦

奶牛无论是在产奶量、繁殖力，还是使用寿命

上都不如前面的几个品种。研究还表明，荷斯

坦奶牛与瘤牛杂交的品种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

优异，尽管它们的年产奶量也只有1570升，并

且能量消耗也比较大，但是317天就能产两头

小牛的效率，还是部分地抵消了产奶量不足的

缺点。这些例子表明，对奶牛产能的评价还应

该加入诸如它们的能量消耗大小、寿命以及产

仔间隔等因素。

注：由 John Michael King提供；更多信息请参

阅 King 等（2006）。



122

第一部分 畜牧业生物多样性状况

第一部分

3  灾害和紧急事件 5

灾害，比如干旱、洪涝、飓风、海啸、

地震、战争和全民骚乱等，都会对全世界

人民的生命和生活产生破坏性的作用。而

且，许多类型灾害的发生频率还在不断增

加。在 1994— 2003年这十年间，由于水

文气象和地质因素造成的灾害发生的频率

分别增加了 68％和 62％（IFRCS 2004）。

这个时期受灾人口数也在不断地上升。在

前一个五年，受灾人口平均每年有 2.13

亿；在后一个五年，每年受灾人口的数量

平均为3.03亿。在这十年间，干旱和饥荒

是最致命的灾害，它们导致了至少27.5万

人死亡。其次是 2004 年年底的印度洋海

啸，它夺走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可见地

质灾害的巨大破坏力。图 36 描述了近 30

年各种灾害发生的频率。

关于灾害和紧急事件以及救灾和灾后

恢复的文献很多，但并没有多少人关注这

些事件对畜牧业造成的影响。对于认识灾

害的影响趋势和采取防范风险的措施来

说，精确的数据是必不可少的（IFRCS，

2005）。与灾害有关的数据在不断增加，但

是涉及的家畜部门的数据却非常有限。公

开的数据资源包括位于比利时的预防灾害

研究中心（CRED）所管理的紧急灾害数

据库（Emergency Disasters Data Base，

EMDAT，http://www.em-dat.net/index.

htm）和覆盖拉美及加勒比地区16个国家

的 DesInventar 数据库（http://206.191.28.

107/DesInventar/ index.jsp）。后者包括了

一些关于灾害中死亡家畜的数据，但是只

涉及很少的几个国家，而且是依靠媒体报

道获得的数据，可靠性很低。不同品种家

畜死亡的数据就更难以获得。因此，还难

以详细分析、评价各种灾害对动物遗传资

源造成的影响，而且在全世界水平上，评

估灾害和紧急事件对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

的影响更是非常困难。

关于灾害和紧急事件类型的术语数

量众多，例如:自然灾害、地质灾害、气

候灾害、复杂紧急事件和复杂政治紧急

事件，等等（Oxfam，1995；PAHO，2000；

von Braun 等，2002；Shaluf 等，2003）。

但是灾害与它们所引发的紧急事件是有

差异的。

一般来说，灾害可分为两类：自然的

和人为的（ADB 2005，Duffield 1994）。而

历史上这两种灾害形式都被认为是具体

的、一次性的事件。但在最近的几年，这

种分类方法被认为太过僵硬。因为自然和

人为的事件都能带来具有内在联系的后

果。比如，牧区发生干旱会导致社会动荡。

自然灾害也会加剧人类造成的紧急事件的

恶化程度，例如战争以及疾病控制活动的

崩溃，会使家畜流行病蔓延开来。并且，

最初的事件会激发二次事件，如火灾和污

染。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灾害与其

5 关于灾害和紧急事件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的

更详细讨论请参阅 FAO（20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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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情景是分不开的。比如，当一个社

会比较贫困，或者环境已发生退化，或者

管理机构较弱，在这种情况下灾害的影响

将更为严重。

“突发事件”与“灾难”的意思不完

全同，它不仅仅指那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而且还隐含有需要政策干预的意思。因此

我们在考虑突发事件对畜禽影响的时候，

不仅要考虑它们给动物资源保护工作带来

的随后的表面的影响，也要考虑到由于这

些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变化而给畜牧生产

带来的更深远影响，更要考虑到应对突发

图 36

不同年份不同类型灾害的数量

来源：EM-DAT，OFDA/CRED的一个国际灾害数据库，http://www.em-dat.net，比利时布鲁塞尔鲁汶大学。

EM-DAT 数据中收录灾害的标准是：有 10 个以上人员死亡，100 个以上人员受灾，请求了国际援助，或是正

式宣告进入紧急状态。

事件所采取的政策可能对畜牧生产带来的

影响。尤其要对那些涉及到每家每户或社

区畜产品供应方案的应对措施，即那些关

系到“再引种”（Heffernan 等，2004）的

措施特别加以分析判断。在这里我们还有

必要将急性和慢性事件加以区别。在下面

的论述中，将分析这两种事件所带来的不

同的影响程度。在急性事件发生后，伴随

而来的畜禽群体重建的特点是涉及面较广

和短时间内引入大量的个体。例如，20世

纪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结束后，仅用了

短短3年的时间完成了大部分当地畜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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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重建的过程。与此相似，1999年飓风袭

击印度奥里萨邦海岸后，当地政府也是在

随后的几年内完成了引进新畜禽的过程。

因此，急性事件给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所带

来的短期影响是巨大的，而长期影响的效

果优劣则主要是看引进来的品种对当地环

境的适应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饲养习惯

（他们是不是喜欢饲养这些新引进而来的

物种）。

相比较而言，慢性事件（HIV/AIDS和

轻微干旱等）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零星

的，小规模的，且持续时间较长。比如，

自给农民之间的再引种活动常常被称为

“传递礼物”，即把自己的新生幼畜赠送给

别人（Heffernan等，2004）。这种恢复工

程有时会长达数十年或者更长。因为所牵

涉到的动物数量较少，所以在慢性事件发

生的初期对品种资源的保护工作影响不

大。但是慢性事件给当地品种资源所带来

的长期影响却不容忽视。因为从长期来

看，引进来的新品种会给当地物种的遗传

组成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当地养殖

户比较趋向于饲养这些新引进的外来品种

时。另外慢性事件间接引起的社会效应，

像给畜牧业劳动力带来的改变等也会给动

物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带来影响。如艾滋病

就会导致家庭劳动力减少。目前，尚不清

楚这些疾病高发地区中，疾病对畜牧管理

和育种影响的性质和程度（Goe，2005；

Goe 和 Mack，2005）。

在考虑相关因素对动物遗传资源造成

的影响时，第一个考虑问题是受各种灾难

和突发事件影响的畜禽群体范围。广义农

业中有一观点认为地质性自然灾害对农业

造成的影响要小于气候突变带来的影响

（ECLAC 2000）。然而，对畜牧业来说，我

们不能忽略急剧的地质环境变化如地震、

火山暴发以及海啸等给当地畜禽品种带来

的毁灭性的打击。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掌握的有限

有关畜禽死亡情况的数据能否真正充分显

示灾害给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所带来的影

响。我们也缺乏评估不同物种和品种受灾

害影响程度的数据。要量化灾害对各个品

种的影响显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我们可

以推测采取哪种措施能够使动物受灾害影

响的程度最小（A n d e r s o n，2 0 0 6 ；

RamaKumar，2000），以及采取何种措施

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引进品种更好地适应当

地的生活环境，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这些

措施的不同重要性。除了要考虑不同品种

对某一灾害的反应强弱之外，我们还应该

考虑品种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大小。一

些数量较少的品种，尤其是那些分布比较

集中的品种更容易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

果某种品种恰好分布在易受灾害地区的

话，它们面临的威胁就更大。Anderson

（2006）的研究表明由于尤卡坦半岛、墨

西哥经常受到飓风的袭击，生活在当地的

Box Keken 猪在遭受了 2001 年 Isodara 飓

风袭击后已经灭绝。而传染病给小型动物

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其他任何灾害都要大。

鉴于目前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畜禽品种资

源的分布情况还不清楚，因此还很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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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害对畜禽品种所带来的影响，以及

采取何种措施来减轻这种危害。

考虑如何应对这些灾害事件的时候，

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动物遗传资源的保

护。即使如此，还应从畜禽饲养者的角度

考虑制定相关决策，更大程度避免对动物

遗传资源的不利影响。因此，这些措施所

产生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具体

畜禽分布情况。

一般的灾难预警和应对措施都包括以

下几个部分：首先，在灾害发生前各种应

对法案和物资准备已经就绪。在灾难发生

时以及其后不久，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如何

控制灾难的危害以及评估灾难所带来的损

失。最后则是重建被破坏的建筑物以及经

济。以前，预警和应对措施总是把农业作

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很少考虑到畜牧业

的特殊性。近年来，许多国际机构都在为

改变这一不合理的局面做工作（Oxfam，

2005；FAO，2004b）。然而，这些工作还

未能有效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在发展中

国家，灾害发生后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

何救助受灾民众上，而发达国家中的动物

救治行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相反，在后

续的重建工作中一般都涉及了家畜的恢复

生产——以“再引种”为主。因此，从历

史的角度来看，这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动物

遗传资源的阶段。

如果没有外界的介入，畜牧业的恢复

将会是非常漫长的过程，可能会持续很多

年。而在政府、捐助者或非政府组织等外

界力量的帮助下开展的再引种将大大加快

畜牧经济的复苏。当受灾区的农户没有能

力从外地引入畜禽的时候，有资助能力的

外界力量介入进来，向他们提供了帮助，

当地被摧毁的畜牧经济从而能够迅速一跃

而起。然而这些行动的覆盖面可能很广，

并可能在无意识中给当地畜禽品种的遗传

特性发生不可逆性的改变。

没有文献研究再引种对动物遗传资源

造成哪些影响。然而，通常认为其对地方

畜禽群体数量的影响较小，因为引入的畜

禽一般也是从本地购买 （Kelly，1993；

Oxby，1994；Toulmin，1994）。如果所引

入的畜禽仍然是来自灾区的地方品种，那

么给受灾地区畜禽的遗传性状所带来的影

响应该不大，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是，我们

不能保证引入的畜禽大部分来自灾区以及

附近。因为灾后要恢复畜牧生产往往需要

的畜禽数量较大，而仅靠灾后从灾区搜寻

来的动物的数量显然很少。例如，Hogg

（1985）的研究就曾经指出在肯尼亚南部

受灾以后，当地灾后存活的动物很少，很

难达到重建畜牧业的要求。所以很多情

况，所需要的畜禽可能来自于邻国或者是

更远的大陆。前南斯拉夫在 20世纪 90年

代结束战乱后，其重建畜牧生产所需要的

畜禽大部分是从欧洲进口过来的外来品种

（插文 18）。Hanks（1998）也指出莫桑比

克的重建工程也主要是靠从津巴布韦引入

新的牛品种。

第二个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是新引进

的畜禽对当地动物遗传性状的影响程度。

对样本群体模型的遗传分析表明，即使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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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量的引进品种也能对当地品种固有的

遗传性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引入新品

种后可以发现短时间内当地纯种畜禽在畜

禽总数中的比例迅速减小（Heffernan and

Goe，2006）。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灾后

当地农户的饲养习惯，新引进的品种越受

养殖户的欢迎，那么其影响也就越大

（Heffernan and Goe，2006）。

不提倡引入外来品种进行畜牧业重建

时，除了要保护当地品种资源的原因之

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考虑。例如，上

面提到的莫桑比克，在灾后曾经想在短时

间内完成畜禽的引进工作，但是由于引入

外来品种的死亡率太高，引种工程却被严

重拖后（Hanks，1998）。另外，考虑到社

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大批量引进外来物种

这一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正如 K hler-

Rollefson（2000）所描述的：

此，不切实际的畜牧生产重建政策不仅会

影响到遗传资源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而且

还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贴切的

管理策略对动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来说

非常重要。它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准

备（事件发生之前）；补救措施（事件发生

过程中）；恢复（畜牧生产的重建过程）。

准备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受灾后应该及时挽

救濒危的动物品种资源。这一点对于那些

发生速度较迟缓，并且在其发生期间就可

以采取保护措施的灾害尤为重要，例如传

染病和干旱等发生时的补救措施就很重要。

其次采取各种措施建立灾害预防机制，例

如在易受干旱和严冬雪灾影响的地区建立

饲料储备库——见蒙古国别报告（2004）的

实例。另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应充分认识当

地各个品种的特点以及重要性。许多国家

由于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结果导致

灾害发生后不清楚应该优先保护哪些品种。

最后一个准备工作要点是可以在远离品种

原产地的地方建立保种场，这样可以保证

灾害发生时品种资源的绝对安全。

灾害发生时，对稀有动物遗传资源开

展的遗传救助行动是十分必要的，而且，

对那些在始发灾难中幸免于难的动物来

说，生存威胁仍在持续。对许多国家来说，

很难在此时开展动物遗传资源的救助行

动。此时，最有效的措施恐怕就是收集遗

传物质冷冻保存。且只有认清受灾物种的

遗传特点以及所面临威胁的大小，才能有

“在许多情况下，大量的引入外

来品种或者使过量的与外来品种杂交

将会导致该地区的畜牧生产强烈依赖

外来品种供应，而且这些新的品种很

容易受到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旦

社会经济环境变得恶劣，外界不再提

供种群以及相应的服务，那么畜牧生

产将会遭受巨大损失。”

当新引进的品种不能适应当地的自然

环境或者当地养殖户不太喜欢新引进的品

种时，引种对当地动物的遗传特性的影响

会小一些。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很难

鉴别这两种情况是否存在，从而导致那些

适应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品种丢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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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提高收集保存的效果。如果这些信息缺

失，也可以进行遗传物质的收集保存，但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成为动物遗传资

源保护措施最后的备选方案。

由于相关部门筹备畜禽种群资源的引

入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灾后重建工作可

能持续较长时间。对决策者来说，首要任

务是确定引入畜禽的品种，引种原则一般

以不改变当地原来的饲养体系和习惯为

准。比如，如果在一个灾前不饲养奶牛的

地方大量引入奶牛品种可能会导致引种失

败。对于急性灾难暴发地区来说，其引种

目的是恢复当地的畜牧生产，而不是大量

改变以前的生产系统或改变受灾农户的谋

生手段。因此引入的品种应该符合该地区

原来的饲养管理习惯以及自然条件。否则

错误的引种将会导致发生很多问题

（Etienne，2004）。

相反，在应付慢性事件时，我们有更

多的时间和机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此前，

有很多向灾区引进奶牛品种并取得较好效

果的例子（Etienne，2004）。但是灾区劳

动力相对匮乏以及资金不足等因素也是需

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引种计划时必

插文18

战后波黑的引种计划

1992— 1995年的波黑战争期间，其国内

畜牧业生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牛、羊、猪、

禽类和马分别损失了 60%、75%、90%、68%

和 65%。萨拉热窝附近的 Busa 牛核心群连同

有关该品种的相关记录都毁于战争。波斯尼亚

山马的育种保种工程也中断了。而大量的

Sjenicka 纯种绵羊也遭到灭绝。

1996 年，一个为期三年的重建计划出炉

了。根据该计划需要进口60 000头高质量的奶

牛、100 000 头绵羊和 20 000 头山羊。按照计

划第一年共进口了10 000头小母牛，其中6500

头的资金来源于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

并且计划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了联邦农业部项目

执行单位的帮助。其他的动物来源于各国政府

以及相关人道主义机构的捐助。进口母牛来源

也很广泛，其中包括匈牙利、澳大利亚、德国

和荷兰等国家。其中有75%是西门塔尔牛、10%

的荷斯坦黑白花牛、10%的Montafona（高山褐

色）牛和5%的Oberinntal（灰色提洛尔）牛。同

时还进口了不少冷冻精液。而那些在战争中失

去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并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农户

则可以从银行得到长期贷款用于恢复生产。政

府原本计划每个农户至少可以养得起一头奶牛，

但是后来商业资本的注入使每户平均达3～5头

奶牛。尽管新引进来的奶牛的产奶量和产肉率

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饲料不足、缺乏饲

养管理经验和兽医服务，以及没有相应处理奶

制品的设施等原因，使引种计划并不很成功。

很多机构都参加了两国后来的畜牧业重建

工作，而且私人公司也参与了畜禽进口工作。

尽管没有有关这次引种工作所涉及的动物品种

详细的记录，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战争和

随后的引种工作使该地区的品种资源变化极

大。例如，1991年该地区的 Busa牛的数量高

达 80000 头，而到 2003 年仅剩下 100 头。

更多相关信息见：波黑国别报告（2003）；FAO
（2006c）；SVABH.（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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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考虑到这些限制因素与当地的饲养条

件。此外还要考虑到当地农户对引进品种

的反应。这一点尤其重要，它不仅关系到

畜牧生产重建工作是否能够成功，也关系

到遗传资源保护工作能否顺利完成，因为

后者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农户的饲养习

惯（Heffernan 和 Goe，2006）。

急性灾情暴发后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

问题是很难准确评估损失的畜禽数量，而

且所评估得出数据的可靠性也不高。只有

获得准确的损失数据，才能更好地开展引

种工作。在有些情况中甚至要根据这些数

据来决定所引进畜禽的来源，是应在灾区

收集有关动物，还是应由其他省市，甚至

是国家引进外来品种。因此灾后应该详细

确认各个品种动物的损失情况，然后再综

合各个方面的因素，如欲引进品种的可获

得性、时间的紧迫性等，确定最终适宜的

引种方案。

4  疫病控制措施

世界各地的畜牧业生产无不受到动物

疫病的制约，它们不仅导致动物生产能力

的下降，动物死亡，而且还影响养殖户的

经济收益，甚至危害人类的健康。因此有

必要对疫病进行控制和预防。动物疫病给

养殖业以及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带来了很多

危害。某些严重流行性疾病会引起疫区患

病畜禽的大量死亡。也正是由于流行性疾

病给畜牧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危害，人们已

经研发了各种措施对疫病进行综合性防

治，其中包括疫苗接种、限制动物流通，

甚至屠杀某一区域内的所有易感动物等。

但是问题是很多疫病都是流行性的，会在

动物贸易过程中传播到其他国家。由于人

畜共患病的存在，也迫使人们采取更加严

厉的措施来控制这些烈性传染性疾病。近

几年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发生了破坏力较强

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高致病性禽流感

（HPAI）的暴发使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

机构更加关注传播性疾病的防治工作

（FAO/OIE，2004）。

这些传染性疾病威胁动物遗传资源的

主要原因是，其致死性和相关的捕杀动物

的政策会给受保护畜群带来的毁灭性的灾

难。当然，有些时候，疫病的影响可能会

较为隐蔽。畜禽通常在某一特定的，它们

比较适应的环境中进行产品生产或提供服

务。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如出现新的动物

疾病或采取相关的控制疾病措施使经济负

担加重等，现有的畜禽饲养模式则可能需

要修改、取代或废弃，而与之有关的畜禽

品种则会面临被淘汰。除了疫病对畜牧生

产造成的直接影响外，由于贸易和食品卫

生等相关要求的原因，疾病控制的有关限

制和花费也会增加。虽然这里讨论的焦点

是遗传侵蚀面临的动物疫病威胁，我们还

应认识到，在许多情况中，正是由于疾病

的存在限制了其他易感外来动物的引入，

从而迫使人们继续使用地方品种。

近些年暴发的新型流行性疾病已经导

致很多动物死亡或者被捕杀。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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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泰国暴发的 HPAI 导致 3 000 万只禽类

死亡（农业与合作部，2005）。仅仅在2004

年1月到6月期间为了控制疾病的继续蔓

延就有 1 800万只禽类被捕杀，占当时该

国存栏量的29%（农业与合作部，2005）。

而同一时期，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也分别损

失了约4 300万和1 600万只禽类，分别占

两国存栏量的 17% 和 6%（Rushton 等，

2005）。

1997年典型性猪霍乱（CSF）在荷兰

的暴发，促使该国屠杀了将近700万头生

猪（OIE，2005）。2001年英国暴发的口蹄

疫（FMD）也使英国屠杀了将近700万头

绵羊、猪和牛（Anderson，2002）。1997

年在贝宁暴发的非洲猪瘟（AFS）导致该

地区37.6万头猪直接死亡，而为了控制该

疾病的发展，政府又被迫屠杀了 1.9万头

生猪，使当时该国的生猪存栏量仅仅剩下

47万头（OIE，2005）。近些年暴发的其他

烈性传染病还有：1997年安哥拉暴发的牛

表40

近年来重大疾病造成的相关动物死亡数量与比例

疫病 年份    国别
         动物数量（千头）      占总数量的比例（％）

               淘汰        死亡        淘汰      死亡

非洲猪瘟 1997 贝宁湾 18.9 375.9 4 80

非洲猪瘟 1998 马达加斯加 0 107.3 0 7

非洲猪瘟 2001 多哥 2.2 15 1 5

非洲猪瘟 2000 多哥 10 0 3 0

禽流感 2003 荷兰 30569 76.2 30 0

禽流感 2003/4 越南 43000* - 17 -

禽流感 2003/4 泰国 29000** 15**

禽流感 2003/4 印尼 16000* - 6 -

禽流感 2000 意大利 11000 0 9 0

禽流感 2004 加拿大 13700 0 8 0

牛传染胸膜炎（普通牛） 1997 安哥拉 435.2 0.2 12 0

猪瘟 2002 卢森堡 16.2 0.04 20 0

猪瘟 1997  荷兰 681.8 0 4 0

猪瘟 2002 古巴 65.5 0.7 4 0

猪瘟 2001 古巴 45.8 1.5 4 0

猪瘟 1998 多米加 8.7 13.7 1 1

口蹄疫（普通牛） 2001 英国 758*** 0 7 0

口蹄疫（猪） 2001 英国 449*** 0 8 0

口蹄疫（绵羊） 2001 英国 5249*** 0 14 0

口蹄疫（绵羊） 2001 荷兰 32.6 0 3 0

口蹄疫（普通牛） 2002 韩国 158.7 0 8 0

资料来源：死亡率数据来自 OIE（2005）；动物数量数据来自 FAOSTAT。
*Rushton等（2005），只有淘汰的数据，没有因病死亡数据；**FAO（2005b），数字包含淘汰和因病死亡两部
分；***Anderson（2002），数字包括和母畜一起被屠宰的新生小羊羔和小牛崽，而无法得到这部分的确切数据，
因此，实际被淘汰的数据可能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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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染性胸膜肺炎；1 9 9 8 年多米尼加和

2001/2002 年古巴暴发的典型性猪霍乱；

非洲多个国家相继暴发的非洲猪瘟；2001

年爱尔兰和荷兰，以及2002年韩国暴发的

口蹄疫（OIE，2005）。详细情况见表 40。

但是疫病对遗传资源的影响常常很难评

估，因为很难获得针对各个品种的相关信

息。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当死亡

动物数量比例较大的时候，其影响较大。

为了指出不同疫病造成的影响不同，除了

原始死亡数据外，表40中列出了各物种中

死亡或淘汰动物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和年

份，近来暴发的重大疾病所造成的相关动

物死亡数量比例也在表中列出。

然而仅仅凭借某种动物的死亡数量并

不能准确的评估动物遗传资源受到的影

响，因为当某一品种仅仅在某一疫区有分

布的的话，这种品种的遗传资源就将会受

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如上所述，动物遗传

资源所受的影响大小还受到灾后重建工作

好坏的影响。

由于没有特定品种的分布情况以及受

影响程度的相关数据，评估动物遗传资源

所受到的影响很困难。例如在博茨瓦纳的

Ngamiland暴发的一次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的控制过程中，就发生过在没有弄清疫区

品种分布相关数据的情况下，屠杀了34万

头牛（博茨瓦纳国别报告，2003）。但是，

已经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各种疫病和灾情，

甚至是之后的重建过程都曾经给动物遗传

资源带来很消极的影响。

2003年的日本国别报告表明，2000

年生活在 K u c h i n o s h i m a 岛上的

Kuchinoshima牛大约有三分之二死于流行

性疾病。赞比亚的报告表明，在过去10年

里生活在该国的牛，尤其是本土品种深受

科立多病的危害，该国南方某些省份的牛

存栏量下降达30%（Lungu，2003）。而英

国因为建立了良好的珍稀物种保护机制，

能较好地对各种疾病和灾害给动物遗传资

源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在英国，

为了控制2001年暴发的口蹄疫而实行的屠

宰措施也威胁到了很多濒危品种的生存，

但是受到影响的各个品种的情况以及受威

胁程度都有详细的记录。表41所列就是在

该次口蹄疫事件中受影响的品种名单。

同样，口蹄疫在荷兰暴发时，政府也

淘汰了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如生活在

Veluwe 国家公园的 Schoonebeker 绵羊

表41

2001年英国暴发口蹄疫时的受影响品种

品种 2002繁殖 估计2001年

母畜总量 损失的繁殖

母畜（%）

牛

    Belted Galloway 1 400 approx.30

    Galloway 3 500 25

    Whitebred Shorthorn 120 21

绵羊

    British Milksheep 1 232 <40

    Cheviot（South Country） 43 000 39

    Herdwick 45 000 35

    Hill Radnor 1 893 23

    Rough Fell 12 000 31

    Swaledale 750 000 30

    Whitefaced Woodland 656 23

资料来源：Rop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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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herlands，2002）。另外较特别的例子

是海地克里奥尔猪，20 世纪 70 年代典型

性猪霍乱席卷了加勒比地区的众多国家

（FAO，2001b），其中海地分别于 1979年

和 1982 年两次运用屠杀的方式来抑制疫

病的传播，但是这样却也导致克里奥尔猪

在该国灭绝。而后该国重新从美国引进约

克猪、汉普夏猪和杜洛克猪来重建养猪

业，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引进品种并不能很

好地适应当地散户饲养的管理模式。最后

又引进了Gascon×Chinese×Guadeloupe

Creole猪的杂交品种，该杂交品种猪基本

上能适应当地环境（海地国别报告，

2004）。

而发生在东南亚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则

更清楚地说明了烈性传染病是如何改变了

一个地区的养殖体系。与集约化养殖厂里

主要饲养的杂交品种不同，乡下农户饲养

的一般都是各种本土品种。而为了预防集

约化养殖厂暴发烈性传染病，一般会在养

殖厂周围建立“无禽区”（FAO，2004a），

这样就会影响到周边农户的饲养结构。另

外为了减少禽流感的发生，政府甚至会对

一些涉及到禽类使用的社会文化活动加以

干涉，这也无疑会限制农户饲养禽类。例

如，有些国家已经颁布法令禁止饲养禽流

感的易感动物以防止暴发禽流感，同样也

禁止诸如斗鸡等涉及禽类的社会文化活

动。不再提倡在稻田里面放养鸭子等传统

养殖方式，因为在这种养殖方式下，鸭子

会到很远的地方觅食。总之由于高致病性

禽流感的发生，今后在东南亚地区很可能

再也看不到散养的禽类，看不到漫步的、

成群结队的鸭子（FAO，2005b）。而那些

小型的养殖户由于在应对禽流感时面临困

难重重，他们的命运也很不明了。

马达加斯加国别报告中也指出，为了

控制非洲猪瘟，该国不再鼓励以本土品种

为主的散养模式，而鼓励集约化养殖。斯

里兰卡开始意识到散养方式可能会造成日

本乙脑传染给人类。然而英国在这方面是

个例外，为了保持品种资源的多样性，该

国在2001年暴发口蹄疫后，个人饲养的家

畜数量反而增加了（英国国别报告，

2002）。

另外，由于某些品种对某种传染病比

较易感，这可能会很不利于这些品种的保

护。例如，由于一个即将灭绝的羊品种个

体内经常缺乏对绵羊疯痒病的抗病基因，

欧盟认为限制该品种羊的饲养也许会有效

控制此病。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在欧洲存在

250年的流行病，它在近几年的暴发绝对

不会仅仅和该品种羊有关。但是考虑到人

类的健康问题，仍然有很多人在鼓动尽快

采取严厉措施限制该品种羊的饲养。也许

利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可以改进这些有缺陷

的基因型（Townsend 等，2005）。

尽管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一

点，但有些情况下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

采取的措施最终导致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受阻。通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越

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疫病防治措施和遗传资

源保护方面之间的矛盾。例如，2003年欧

盟颁布的法令指出，饲养在实验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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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和野生动物公园等圈养起来的动物，如

果确认没有被感染可以免予屠杀，因为有

证据表明这些圈养的动物不会对外界构成

威胁（EU，2003b）。

2001年的疫情发生后，英国政府颁布

法案指出饲养在疫区3千米以内的珍稀品

种家畜，其畜主可以为这些家畜申请免予

屠杀（MAFF，2001）。为了保护深受禽流

感之害的亚洲珍稀家禽，人们一般采取提

前接种各种防治疫苗的办法。为了避免绵

羊疯痒病危害珍稀动物品种，还在继续相

关研究（townsend 等，2005）。

为了尽可能降低疫病造成遗传资源损

失，目前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例如，对

受严重威胁的畜禽可以采取冷冻保存其遗

传物质的方法加以保护。其他的保护措施

还包括在不同的地点饲养那些濒危畜禽品

种，且地点选择最好为那些畜禽饲养密度

比较低的地方；在各种品种混养的养殖厂

内，把需要保护的品种分离出来单独饲

养；不断更新品种资源数据等（德国国别

报告，2003）。

但是以上所有措施都是建立在一个

共同的基础之上的，那就是必须有各个

品种的详细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该包

括品种的特性、受威胁程度，还有它们的

地理分布，以及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养

殖水平和养殖习惯。这样又回到了动物

遗传资源这个老话题上。另外还要做到

的一点就是，应该在危机到来之前做充

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来保护遗传资源不

受危害。

5  结论

还有很多影响到动物遗传资源的因

素是我们不能轻易改变的。例如，那些不

可预见的，整个养殖业生产格局的变化

和一些突发性事件等。另外，也不能期望

将动物遗传资源放在食品安全、人道主

义灾难救援或重大动物疫情控制能凌驾

于食品供应安全、人类健康和疫病防治

等工作之上，但是还是可以采取措施尽

量减少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幸的是，很多

情况下遗传资源保护给未来畜牧业发展

所带来的好处以及 AnGR 动物遗传资源

所面临的困境都被人们忽视了。这导致

很多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保护那些已经

受到威胁的品种而是仅仅考虑怎样提高

经济效益。

出现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很多时候是

人们对遗传资源本身的特点和价值认识不

够。他们不了解这些品种资源的基本分布

区域、所处的养殖环境，以及饲养管理水

平和政策变化等可能对这些品种造成的影

响。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及时察觉即将到

来的威胁和危害。

因为缺乏品种层次上的危害程度大小

方面的数据，我们很难统计出疫病对动物

遗传资源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动

物在疫病流行期间死亡，而更为严重的是

疫病暴发后要淘汰更多数量的动物，这比

疫病本身造成的损失还要大。最近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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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人们在控制疫病的时候

开始考虑动物遗传资源这一因素，但是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2001 年欧洲各国发

生口蹄疫期间，保护动物遗传资源的工

作仍然很难开展，即使在有着保护遗传

资源良好传统的欧洲，也有几个品种因

为淘汰政策受到严重影响。要在控制疫

病过程中对动物遗传资源实行保护，还

需要有法律保障才能实现。现在欧洲在

这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但是可以推测，今

后的控制疫病和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这两

种措施还会发生不小的冲突。要想保护

动物遗传资源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改

善品种特点等相关信息缺乏的状况，制

定更加详细有效的方案。

疫病和其他灾害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影

响还没有详细的记录。然而之前的经验表

明，灾后畜牧业重建工作对动物遗传资源

的影响很大，因此制定相关措施时应该特

别慎重，避免给动物遗传资源带来负面影

响。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做

好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必须从几个方

面同时着手干预。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  首先弄清 AnGR 的特性以及其分

布情况。

●  在采取各种干预措施以及灾后重

建措施之前，要先预估它们可能给动物遗

传资源带来的影响。

●  继续改善疾病防治与灾后重建过

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减少其对动物遗

传资源产生的负面影响。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措施在很多情况下

不仅能减少遗传资源继续流失，而且还能

促进对动物遗传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更

加促进家畜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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